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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之后说 ：“中国现在应有我们的
旗帜。刘炽现在的做法就代表了
我们的旗帜。”当时演出时楼上、楼
下哭得哇哇的，听大合唱而哭泣的
事情是极少见的。
最近我在写电影《飞虎》的音
乐，这个电影是“八一”厂拍的。
已经写完音乐的电影《大渡河》，那
是“长影”拍的。
现在我还在准备写一个大型
歌剧《屈原》，剧本的第三稿已完
成，现在在写第四稿。编剧在“文
化大革命”前就写了个《屈原》，
后来看了香港的电影《屈原》，我
都不满意。《屈原》要按照真实的
屈原来写，不要像郭老在重庆写的
《屈原》是通过屈原来写自己。我
要写一个真实的屈原，让我们儿孙
后代知道端阳节吃粽子是怎么回
儿事。他们只写了半截屈原，写到
《橘颂》就完了。我要写到他投汨
罗江，划龙船，人们纪念这位大诗
人。按我的意图，剧作者正在修改。
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写交响
乐？我说，我曾经计划要写，但后
来没写。这里有几个原因 ：第一，
我们中国的交响乐还是初步试验，
我的本领没有那些同志那样具备。
我还是觉得写声乐的东西我更熟
一些。当然，从电影音乐来说，我
写的十部电影音乐中交响乐的成
分还是不少的，但是还要发展。我
还觉得，我要为人民写点东西，我
们的人民要不要交响乐？我不与
其他同志争，别的同志比我写得更
方便，我不要在这方面比赛。不写
交响乐就不是大作曲家？我不承
认，但我也愿意写。我计划将来写
一部交响乐，写一个协奏曲，再写
几个组曲。我是有这个计划的，但
现在抽不出工夫来。我想人民养育
了我，也教育了我，我得为人民做
点儿事。人民喜欢我的一个歌，能
在心里存很久，我觉得这比金质奖
章，比国家给我奖励意义还大些。
后人肯定比我们强，他们条件好，
我只能写我这个时代的，我能驾驭
的东西。当然我努一把力还是可以
写一点儿的，将来要试一试。
最近我还和一位音乐学院的
教授谈了一次“关于中国音乐的民
族化”的问题和音乐学院学生的学
习问题。我觉得，要给青年人打开
一条学习民族音乐的路。我不是排
外，对西方、欧洲的东西我要学，我
是努力在学，虽然学不好，但要学。
进城不久，我就说 ：“现在有两种
音乐力量，各缺一条腿，有的缺‘左
腿’，有的缺‘右腿’。像我们这
样来自革命斗争中的音乐家，就缺
欧洲音乐这一条‘腿’；而熟悉欧
洲音乐的同志要补民族音乐这一
课。谁补上了，谁就能走得快一点
儿，谁补不上就得‘单腿跳’。”今
天看来，还是这种状况。我们中国
的作曲界有一种分隔创作的方法，
某人作曲、某人配器。我是极不同
意这种做法的，也很烦这种做法。
所以，我的电影音乐，我的歌剧音
乐，都是我自己配器的。我可能配
得不如音乐学院的教授，可能还差
得远，但我心里想的东西别人想不
到。就像我给人家配器一样，我再
能耐，也配不到他心里去。我只能
公事公办，按照配器的条文来配，
什么样的旋律配什么样的和声、什
么样的伴奏、什么样的织体，无非
是这样。写歌剧《阿诗玛》时，有
人要帮忙配器，我说 ：“谢谢，我
愿意自己一个人经历全过程。”而
且，我建议以后大家都要经历创作
的全过程。这应该在音乐界形成
一种风气。“样板戏”也是这样的 ：
谁作曲，谁配器，分家到了顶峰。
有些人就写个调子，让别人给配
器，别人干了一大堆活儿，最后还
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我觉得
从根本上看，不是哪个人不道德，
占了别人的劳动果实，更重要的是
这种割裂的创作方法要改变，这种
作风要改变。根本的解决办法，我
认为是我谈的这个问题 ：要补课，
要经历创作的全过程，没有别的好
办法。在这种创作割裂的情况下，
是不是不要互相排斥，而是要共同
合作写点儿东西？教学生也是这
样。我能教的这部分，你音乐学院
的有些教师不一定能教 ；你教的
东西，我也不一定能教。是不是可
15本期话题	 Focus
以在学生身上大家来一个集体创
造 ：你把你那部分教完，我再教我
这部分，或我教完你再教。这样，
一个学生才可获得比较全面的知
识，才能够获得全面的创作能力。
我在延安出来的那一代音乐
家中算是最年轻的，也快六十岁，
已经是五十八岁的人了，还能活
几十年？看到我们国家音乐创作
上的现状，年轻一代硬是接不上，
虽然还有几个人物，像施光南、吕
远、傅庚辰等。像傅庚辰，是我看
着长大的孩子。当时，在东北，我
招他姐姐参加革命，他是跟他姐姐
来的。就是这样，还是太少。我们
希望青年作曲的多出来一些，多扶
植他们、多帮助他们，不要搞昙花
一现，像其他花木一样，经常开放。
傅庚辰他们虽说年轻，也三四十岁
了。我1940年写第一部歌剧时，
十九岁。他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也
是“四人帮”造成的。
这次舞剧《丝路花雨》要到美
国去演出，它的音乐怎么样？他们
自己都说，音乐有问题。在音乐创
作上没有出大力气，把假新疆音乐
当作波斯音乐，当然要闹笑话了。
前几天文化部艺术局的同志和我
谈，要我参加舞剧《丝路花雨》音
乐的修改。我的总体想法是 ：必
须要有自己民族的东西，才能在世
界上站得住脚。
我的音乐创作主要是写了歌
剧、大合唱、电影音乐。“音协”有
一个我的作品目录，共有十部歌
剧、十部大合唱、十部电影音乐，还
有五百多首歌曲。
我开始时给你们讲我的弱点、
缺点是什么。然后中间谈了我是怎
么成长的，党和人民是怎样培养我
的，我自己又是怎么向人民学习的。
我所经历的一段中国音乐的道路就
是这样过来的。最后又谈到我怎么
受迫害，总理怎么关心我的。
谈完了，一切都谈完了。 
注  释 ：
⑩ 1962、1963年间，周总理在观看歌剧
《白毛女》《夺印》等作品之后，感到乐池中
庞大的乐队音响太强，在演员和观众间形成
一堵“音墙”，致使观众听不清演员所唱的内
容，因而提出要拆“音墙”，想办法使观众能
听清演员的唱词。这就是“拆音墙”问题。
⑪周桓(1909—1993)，辽宁省安东县
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9年任中共
辽宁省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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